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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云端诗会 诗人作家齐聚
9月26日，四十多位诗人、作家，齐聚解放碑云端之眼高空

观景台，举行了一场美妙的中秋云端诗会。
本次诗会由南岸区文联指导，南岸区作家协会主办，渝商联企

服平台和云端之眼高空观景台联合承办。著名作家、重庆市作协
原副主席王雨，著名作家、重庆晚报原副总编、重庆新闻媒体作协
名誉主席许大立，著名画家武辉夏，南岸区作协文联主席、重庆市
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赵瑜，重庆新闻媒体作协秘书长陈泰湧，南
岸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杨金帮，南岸区常务副主席、《南山风》
杂志主编陈猷华，南岸区作协副主席吴丹，南岸区作协副主席程
彧、南岸区作协副主席林克于、南岸区作协副主席曾绍仑，以及南
岸区作协部分诗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文化人参与了本次诗会。

整个诗会节目由20首诗词和1首歌曲构成，大部分诗歌由大部分诗歌由
组委会从一百多首应征的原创诗作里精选而来，，主题大都围绕主题大都围绕
云端赏月、中秋寄怀、星空下的思念等主题展开。。

文文//阳德鸿阳德鸿 摄影摄影//刘波刘波

豆芽巷内糍粑香
□朱国文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过中秋节。喜欢看大人们抡起硕大的木
棰在碓窝里打糍粑，那一上一下的动作很潇洒，雪白的糍粑嚼在嘴
里糍糯香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到中秋节这天，县城东西南北四门沿街
的屋檐下，到处都是用碓窝打糍粑的人。那年头，街上的住户都是
门挨门，娃娃们吃饭时都是端着饭碗出来凑在一起吃，隔壁邻居有
啥需要帮忙的，吱一声就有人去，关系处得很好，十分和睦。节日
里打糍粑，哪家有碓窝都是拿出来邻居们共用，这一家的糍粑打完
后，另一家又接着打，一天下来碓窝就没歇过气。糍粑打好后，便
将热气腾腾的糍粑扯成一坨一坨地放在碗里，拌上熟豆面和白糖
吃。当天过节吃不完的，就待糍粑冷后压成大小不等的圆饼，节后
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切成条块蒸热或用油煎着吃。那个年代里，过
节的气氛是相当的浓厚。

不知何时，中秋节打糍粑的场景悄然消失了。然而，在我所居
住的北门豆芽巷里，有一户姓蒋的人家，同样悄无声息地在巷子里
卖起了碓窝糍粑，让人很是欣慰。这位蒋老板正值中年，长得魁梧
健壮，当他抡起打糍粑的大木棰时，手臂上的肌肉鼓得很高，就跟
健美运动员一样，让人觉得他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似的。他
懂得人们的怀旧心理和喜欢传统手工制作的特点，便把一个很大
的石碓窝固定在自家门市的街檐下，过往的行人和前来买糍粑的
顾客都能见到。以此证明他家卖的是货真价实人工打的糍粑。蒋
老板自开业后，生意就很好。先是附近的人来买，后来把老城几条
街的人都吸引了过来，时间一久，新城也有不少人坐车前来购买。

去年中秋节，老婆提议去袁驿镇岳母家过。老婆还特别强调
岳母年岁大了，去了要多耍一天，提前一天去。当天走之前，老婆
到超市买了一大包礼物，回来后总觉得还差点什么。她思考一阵
后，猛然想起了楼下蒋老板的碓窝糍粑，这不就是中秋节最拿得出
手的礼物吗？当即她便下楼去了蒋老板的店里。可是，我在家左
等不见回来，右等也不见回来。心中正纳闷，只见她两手空空进了
家门，什么也没买回来。正要问她怎么回事，老婆却叹了口气说：

“蒋老板店里等着买糍粑的人太多，很难买到，只有等明天再回袁
驿了。”第二天清晨起床，老婆催促我早点出门去袁驿岳母家过
节。我说那赶快去下面买点糍粑，不然晚了人多就又买不到了。
她说自己昨晚半夜起来就去买好了，并将一包圆圆的糍粑指给我
看。嘿——老婆昨晚背地里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我却全然不
知，也真是的！

几天前，远在四川攀枝花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回梁平老家过中
秋节，她说想吃梁平张鸭子，还想吃碓窝糍粑。我想，女儿在电话
里念叨的这些东西，不外乎是她远离家乡久了，渴望着吃点家乡的
味道，以解乡愁罢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月亮走 我也走
□文猛

除了每年声势浩大的春运潮，让大家还能记住春节外，
很多城里人并不在乎什么端午清明这些带着泥土味道的节
日，哪怕是中秋这样很诗意很清香的节日。同着往年一样，
我的中秋会依然在乡村。那年，从城市后山朋友家数完好
几轮圆圆的中秋糍粑，回城时，夜已经深，四周却一片通明，
惊诧地举目望去，并不见路灯或工地什么的，在这种怪异的
背景和心境下，我抬头看见天空中那轮皓月时，忘情地叫了
一声：“啊，月亮！”

这本是该让人笑话的，一个农村出来的“臭文人”突然
怪模怪样地对月亮稀奇起来，这实在是生他养他的那片月
光地的悲哀——我的惊诧确实是油然而生的，我想要是马
上把所有城里人叫到这山中石梯上来，他们都会惊诧于这
轮本不该惊诧的皓月的。

“月亮走，我也走，
我给月亮提笆篓，
一提提到天门口，
打开天门看石榴……”
这是童年时最爱唱、最爱听的儿歌，就是现在哼上几

句，心中也幸福得直颤。生活在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森林
中，谁还能从那喇叭声、喧嚣声中腾出一种心境来注目那轮
宁静的月亮？

于是，那片乡土、那轮乡土上清清的月就格外让人亲亲
地思念啦！不只是思念祖母大蒲扇下那些响着吴刚伐树的
吭吁声嫦娥奔月的叹息声的神话，不只是思念月光下那些

“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月亮月亮光光，芝麻芝
麻烧香”“月亮婆婆，烧个馍馍”的童谣，不只是思念月光下
青青的玉米地中蹿出野兔的欢呼声，不只是思念月光下小
石河畔的捣衣声声嬉笑声声……

在我的心湖中，永远波动着一片月光，一掬起那汪辉芒
就潸然泪下——

那是四十年前一个初冬之夜，我一觉醒来后，一阵低沉
而有节奏的“咳——咳——”号子声从屋后山坡上传来，让
我无法再入睡。推开窗一看，啊，多好的月光，把山坡勾勒
得十分清晰。我突然看见月光坡上的父亲，他抡起大锄，挖
着来年的玉米地。每一次锄头落下，便有力地喊一声“咳
——”父亲身后已是一大片挖出的土垄，在月光下整齐如一
行行有力的诗句。

不一会儿，坡那边又出现一个人，那是母亲！他们没有
在月光下传递一个爱的关注，也没有撑起铁锄抬头注目那轮
清月，只是不停地挖啊、挖啊——白天，他们在生产队干活挣
那可怜的工分，晚上在月光下承包着一大片地继续挣那养家
糊口的工分，直至父亲去世在土地包产到户的前一年。

那个时候，父母最大的期望便是那工分，有了工分就有
了口粮，有了口粮才有六个孩子的吃喝穿住。我想，对于父
母来说，那轮中天之月，分明只是一个黄硕的大泥碗，盛满

了一个丰衣足食的愿望。只是一盏黄南瓜镂雕的
灯笼，照耀着孩子们伴着农历顺利长大……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家
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轮明月照心空
□李晓

那些年，我是一个城市夜游者。是我睡眠出了障碍，我的大脑敏
感如雷达，夜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投射到我大脑屏幕上，影响到我
的睡眠。

于是睡眠不好的我，喜欢在夜里绕城行走。一座城市的街巷，已
经熟悉成我掌上的地图。

一家离我家不远处的夜市小吃摊，是我常光顾的地方。主人是一
对40岁左右的夫妻，他们笑盈盈地招呼顾客。顾客当中，有下夜班的
人，下夜自习的学生，也有夜里觉得要吃上几口小吃才能入睡的人。
小吃摊上，有热腾腾的饺子、土鸡炖粉条、鸡汤米线。

最让我眷恋的是小吃摊上的蹄花芸豆汤。那一碗雪白的蹄花汤，
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子，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
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那是瘦肉部分。把软烂的猪蹄子夹入嘴
里，卷动的舌头上来亲昵拥抱，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滑落的肉
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舒服地漫向身
体的四脉八方。

我成了这家小吃摊的常客，与这对夫妻也熟悉起来。通过攀谈，
得知他们是从乡下来的。他们的儿子，从乡下一所初中考入城里重点
中学上高中。为了照顾儿子，男人从沿海打工的城市回来，与妻子在
城里租房居住，开起了一家夜市小吃摊。

夫妻俩的小吃摊，卖的是良心食品。食材很新鲜，肉食从不用外面
进的冻货，买的都是当天市场上出售的鲜货，炖的鸡汤，还是用的山里土
鸡。有天，我在小吃摊上喝鸡汤，男人还教我如何辨识土鸡。他说，土鸡
的羽毛光亮，土鸡身子上的肉摸起来紧实有弹性，土鸡的爪子锋利。

有天晚上，小吃摊上生意清淡，只有我一个人吃了一碗鸡汤米
线。男人拿来自己泡的酒，他说：“今天有空，我陪你喝一杯。”他还叫
来几样小菜，陪我边喝边聊。男人说，他对现在的生活满意了，儿子在
学校成绩不错，还特别节约钱。我走时要去付账，男人摆摆手说：“这
算个啥呀，算我请了，你快回家吧。”

夏天的一个晚上，明月高悬，我请一个邻居去小吃摊上小饮。只
见摊位上一个小女孩在帮忙洗碗，小女孩走过来问：“叔叔，吃啥？”我
点了一盘卤菜，点了啤酒，同邻居喝了起来。这个邻居平时总是爱抱
怨生活对他的不公，不过对我不错，老远见了就过来打招呼。或许是
为了摆脱这个邻居灰色情绪的浸染，我请他喝酒，让他看看这些市井
里的引车卖浆之流，在辛辛苦苦讨一份生活的日子里，没有抱怨，没有
戾气，没有不满。

趁男人过来跟我俩打招呼时，我问他，你不是只有一个儿子，怎么
还有一个女儿啊？他坐下来，告诉了这个女儿的由来。原来是他老家
村里一个亲戚家的孩子，那户亲戚家的男人患癌症去世了，妻子又是
个智力残疾人，经过同意，他便把她收为干女儿到自家抚养，而今正在
城里上初中，干女儿也乖巧，常到小吃摊上帮忙。

那天晚上，月踱西天，他们收摊打烊，我和邻居才回家。望着这对
夫妇挑着担子在月光下消失在街巷尽头，我的这个邻居感叹了一声，
哎呀，我怎么是这样一个骂骂咧咧的人啊。城里的月光，突然把一个
人灰暗的心照亮。

前年，小吃摊主人家的儿子，考上了福建一所重点大学。我闻讯
前去祝贺，男人的家里，有一个躺在轮椅上的老太太，嘴里“啊啊啊”地
喃喃着，胸前帕子上流满了口水。男人告诉我，那是他的母亲，脑梗以
后成了这种状态，他把母亲接到了城里租的房屋里照顾。

在灰尘滚滚的生活里，我们的眼睛往往也浑浊无神，磨炼得世俗而
苛刻。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这样平凡而谦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生
活、用自己的双肩扛起生活重担的人，他们头顶上有阳光，心里有月光。

后来，我的睡眠质量也好了许多。城里的月光，也漫
过了我的心间。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一年之中，有
一轮明月在心空
华丽绽放，它被记
忆的底片与凝视
的眸子无限放大，
那是中国人集体
的凝望，华夏血脉
的流淌。这一轮
明月，是中秋月。

又何止是中
秋月。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轮明月
升起，无论阴晴圆
缺的人生。

人海茫茫

苏东坡带货的饼子
到底含啥“驻颜不老方”

“药食同源”话生姜
□刘绍永

生姜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食物，可以说是家家厨房必备。生姜是姜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姜的新鲜根茎，距今约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我国主要产区为四川、广
东、山东等地，尤以四川出产者质量为佳，早在《吕氏春秋》中即记载云：“和之美者，
有杨朴之姜”，杨朴就在今天的四川境内。

我国最早的字典之一的《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姜作疆，御湿之菜也”，即包含
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指姜是一种可以吃的蔬菜；第二是指姜具有抵御湿邪侵袭
人体，祛除身体内湿气的作用。

我国把姜当食物和药物的历史悠久，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记
载云：“生姜，味辛，微温。主伤寒、头痛、闭塞、咳逆上气、止呕吐。”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云：“姜辛而不荤，去邪辟恶，生啖熟食，醋、酱、糟、盐、蜜煎调和，无不宜
之。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时至今日，养生专家用它延年益寿，老百姓用
它烹制三餐，中医用它降逆止呕，除湿消痞，止咳祛痰，又被称为“呕家圣药”。所
以，生姜是千百年来“药食同源”的最佳代表。

早在《论语》中即有“不撤食姜”的论述，民间也有“冬吃萝卜夏吃姜”“早吃三片
姜，赛过喝参汤”“上床萝卜下床姜”等诸多谚语，都说明了合理地食用生姜能有效
地祛除病邪，起到保健养生的功效。

根据姜的成熟程度，可以把姜分为子姜和老姜两种，北宋王安石说：“初生嫩
者，其尖微紫，名紫姜，或作子姜，宿根谓之母姜也。”子姜因为肉质鲜嫩无筋，水分
多，辣味较淡，可以用来腌制咸菜生食，是我国西南地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开胃小
菜，也是日本料理中寿司和生鱼片的传统搭配佐料。子姜也可用于炒、爆等，如嫩
姜炒牛肉丝、嫩姜爆鸭丝等。母姜俗称“老姜”，指霜降以后采收的姜的宿根，因肉
质较老多筋，水分含量少，辣味较浓，多用于烹饪时作作料，入药也须选择老姜，这
样药效才能较好。

人们在烹饪菜肴时用生姜，主要的作用有三：第一是可以去腥膻，生姜“辛而不
荤”，所以人们在做鱼做肉的时候，往往要放生姜以祛除食物的腥味；第二是可以增
香开胃，生姜的辛辣味道和特殊芳香味道可以为菜肴带来特别的风味，使菜肴的味
道更加丰满可口，促进人们的食欲；第三是可以祛寒解毒，特别是祛除食物的寒气，
所以人们吃螃蟹时一定要配上生姜。不只是中国人吃生姜，西方国家也广泛使用
生姜粉用来做蛋糕、姜饼、咖喱等，生姜精油也可以用于啤酒或软饮料等。

姜作为一种药物，根据炮制方法不同，又有生姜、干姜、炮姜炭、生姜皮、生姜汁
等。生姜有不少药用价值，能够发汗解表、温中、止呕，用于治疗感冒、脾胃虚寒、呕
吐等，适合于虚寒性体质者服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生姜可促进胃、十二指肠蠕动；可降低血中胆固醇含量，
减缓动脉硬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生姜可以抗风湿，可缓解风湿性关节炎的肿痛
症状和晨僵现象；生姜能够预防癌症；此外，生姜还具有抗衰老的作用，是极好的保
健食品。

生姜作为一种食物的同时也是一种药物，《论语》及《神农本草经》
中均提到生姜“不多食”。因此，要根据人体的具体情况食用生姜，
生姜性味辛温，具有发散之性，所以阴虚火旺、内火偏盛的人最
好不要多吃，有眼睛疾患、皮肤疮疡、痔疮、干燥综合征等
属于热性疾病的患者不宜食姜。

北宋文学家、美食家苏东坡在其《东坡杂
记》中记载了一钱塘净慈寺的制药僧“聪
药王”，因每日服姜乳饼四十余载，
年已八十有五，看着却如四十。
东坡感慨不已，因觉得姜乳饼制
作繁琐，于是又遍访民间，搜集到
以生姜为主药的“驻颜不老方”，这
首“驻颜不老方”也被收载于《苏沈良
方》中：

一斤生姜半斤枣，二两白盐三两草，
丁香沉香各半两，四两茴香一处捣。
煎也好，泡也好，修合此药胜如宝，
每日清晨饮一杯，一生容颜都不老。
（作者系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

医肿瘤治疗中心主治中医师）

中秋辞(组诗)
□廖凡

糍粑
落地粘的不只是灰
还有满地打滚的儿时嘴馋
映照外婆慈爱无奈的眼神

桂花
拒绝春的告白
扛过夏的纠缠
当所有情愫喂肥月亮
你终没忍住喷香的嘴
炸裂开来
不拼颜值 拼神韵内涵

秋风
除了温度、季节、水分
刚刚好外
还有你那毅然决绝
走进冬天的英姿

秋雨
不是风吹出来的
云也无能为力
走过春夏 月光留不住芳华
尴尬的年龄 心一酸
泪眼迷蒙了整个季节

望月
一盘满饼拌汤圆
挂瘦山水
肥了相思

月光难老 游子揉碎乡愁
流成一条河 向远方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诗词学会常务副
会长、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

母亲的中秋
□黎强

八月十五，一大早起床，
母亲就变得絮絮叨叨的。
念外婆的藕丸子，婆婆的红苕饼，
念娘婆二家那些不在了的老辈子。

念得差不多时候了，
母亲才搬出碓窝，舂打糍粑。
芝麻面黄豆面，很香很细，
与嘴里的念词一样柔软香糯。

母亲还念着我听不懂的乡谚俚语，
从里屋到堂屋，不见一点累。
末了，点三支香两支烛，
放在朝向老家的那张八仙桌上。

夜色把月光从天井中坠下，
与躺椅上母亲的白发一样白。
而此时，母亲却安静了下来，
一口两口，抿着父亲生前酿的米酒……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能懂的诗


